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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花园杯”第四届东阳市原创文学大赛圆满举行，来自东阳及各地文学爱好者的39件不同题材

作品获奖并受表彰。为展现创作成果、分享优质内容、反映发展变化，现我们将获得一、二、三等奖及优秀

奖的作品予以选登，以飨读者。

边看野生的山水边写春天（组诗）
文/石上清泉

◆二等奖作品（诗歌）

尝试将人性之善恶人生之喜悲粘贴
于花园村近半个世纪迅猛发展为底片的
创作，是否更能催人抓心与触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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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格跄祸呃，罢落！便格半……
呃便格半裾蜡烛了。”申屠东阳冲高低
柜处大声呵道。

“抠猫，不就半截么。算术题就剩
两步了，求求你求求你！”小雨桐端起
蜡烛腾腾腾往楼上跑。

“帮我 （开个） 侬，求一万遍也
……呃冇备用！”老人急了，从逍遥椅
上翻起身，踉踉跄跄朝光点扑去。

“阿爸，跟您说过多少回了，别跟
娃讲东阳话，他大学要读播音系的！”
浦婻急了，赶过来冲楼下数落道。

“唉哟……”雨桐与从楼上走下的
身影撞了个满怀，那身影在微弱烛光下
闪个趔趄随即腹部前挺滚下楼梯，当下
没了声气。

恰在此时，电来了。
见女儿屈身躺在地板上，孕袍下摆

处血流如注，老人急了，夺过蜡烛吹
灭，转手朝外孙左脸狠狠掴了上去，瞪
着疑惑凶狠的眼神质问：“你？你搡
了？”

外孙捂着脸；老人忘了膝盖痛疼，
扑通跪下抓住女儿右手，拨开遮蔽左脸
的乱发，哭嚎着直喊浦婻浦婻快醒醒
啊；而雨桐却表现出超乎他这年龄所应
有的那种沉稳，抬腕拨通120急救中心。

“快给你赵叔叔打……呃打个电
话！”申屠东阳提醒道。

待雨桐支支吾吾讲清楚眼前所发生
的情况，救护车也滴嘟滴嘟地赶到
门口。

不等邻居们出门看个究竟，救护车
已淹没在夜暮中，尾灯越跑越远越远越
小，伴随着刺耳的呼啸声消失在尽头。
家里只剩片偻佝无助的影子。申屠老人
左手持蜡，右手沾满女儿鲜血，扶墙走
到街门口，双唇翕动，眼眶挂着两行既
后悔又后怕的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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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半截蜡烛的余温提醒了他，老
人捻捻蜡烛捻捻心，左不是右不是。他
想，这事从头到尾全怪外孙，他跟他讲
过多少次，那截蜡烛是自己的命，动不
得更拿不得；可这娃偏不听，断电就断
电呗，能误他几分钟？这娃打小性子
急，学校吃饭耐不住排队，要么加塞要
么吃收盘冷餐；这事也怪他妈浦婻，打
小就毛手毛脚，都过四十了还不改，怀
娃六个月还满单位跑，这楼迟不下早不
下，偏偏没电了下，下楼吧总该把眼镜
戴上；对，就怪囡婿赵蒿巷，自打媳妇
怀孕就没回来过个囫囵夜，说是赶工程
甲方八月底就用，瞎眼瞅了个不担家
的！忽然伸手给自己两记耳光，这事也
怪自己，若不是听到楼下自己呵斥，她
也不会腆了肚子往下走，更不会发生这
事；还有……

老人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怨天尤人，
好像手中发热的蜡烛也成了罪魁祸首。

“叮铃铃……叮铃铃……”老人机
响了，赵蒿巷打来的，说自己就在妇保
院。医生说月份大了，年龄也大再加上
身子单瘦，又流了那么多血……

“别扯了，我就问大人娃娃啥情
况？”

“……只能保一个。”
电话那头没了声音，只听喘息；老

人听着着急，嘶哑着吼叫起来：不管医

生咋说，姓赵的你小子听好了：大人娃
娃都要保，女儿我要，外孙我也要，卖
房卖血也要保。少一个，你别想进我这
门坎——这语气是亡妻梦里冲他来的。

“这不是跟你讲嘛。浦婻正躺在急
救室，情况是这样的，专家正好在，他
们……”

“别……呃别跟我提专家，我只想
见到两个囫囵人……呃活着回来，挂
了！”

赵蒿巷瞥了眼盲屏，转身瞅瞅医
生，考虑到家庭关系的微妙性，他必须
这样做。

那阵收到雨桐打来电话的同时，他
就意识到情况很严重。他负责花园学校
数字化科技大楼的施工建设，明天专家
组下来验收，得盯紧点。他向身边左右
做了委托，抓过黑皮包，发动昨天才到
手的新车，急匆匆朝市妇保院赶去，还
闯了两档红灯，至于罚单的事，没
空想！

见女医生递上签字夹，并拿催促的
眼神看着自己，赵蒿巷伸手又缩回，伸
手又缩回；转身说走趟洗手间，他现在
最需要的是独自呆会，根本没在意另个
医生的插话：“霤远，你说巧不巧？咱
库里刚好有孕妇急用的 Rh 血型，配值
还挺高呢！”

小雨桐攥紧拳头，默默地跟了过
去，两行泪珠挂在那庞尚不成熟的脸
蛋上。

没过多久，也就三分钟后，赵蒿巷
从拐角走过来，小雨桐仍旧不依不饶寸
步不离。赵蒿巷接过签字夹打开，咬咬
牙说：“大人，保大人吧。”

“你，出血了？”见签字的手腕留下
紫紫的虎钳形牙印及被指甲抓破落到纸
上的血滴，医生赶紧掏出纸巾递过去，
潜意识地看看旁边，那个仍旧咬牙切齿
瞪着双充满仇气的小男孩。

“谢谢。我……没事了。”赵蒿巷脸
色泛红，咳嗽两声，很不自然。

推开医生递过来的签字笔，他从皮
包里拿出一只断了卡扣的老式钢笔。

“哇，‘英雄牌’！现在还有这种笔？”
“岳父给的，好使！”
草草签下“赵蒿巷”三个字，赵蒿

巷将内容给雨桐看了看，以示确认；雨
桐左脸及左眼眶脬肿发紫，右嘴角挂着
血迹。他拿沾黑墨汁的右手猛猛地拭把
眼泪，仍不服输地将脑袋歪向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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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屠东阳比谁都着急同时也比谁都
清楚，眼下所发生的情景与四十二年前
自己所面对的境遇何等相似啊！那时，
小浦婻还在妈妈肚子里，也就七个月，
当时自己正处于创业初期，与人合办了
蜡烛制造厂，整天琢磨怎样做蜡烛，无
数次失败后，终于换来小成功。成功后
晚上做蜡烛，白天四个人分头跑村串
户，敲门叫院。起初每人一副扁担，只
限于东阳境内跑；后来有了自行车，脚
程也就伸远了，东至嵊州磐安、南至永
康、西至义乌、北至诸暨，方圆百里四
处兜售蜡烛，当天能赶回来就赶回来，
赶不回来就得带夜路。当时村里电少，
大部分人家晚上靠烛光照明。为了多挣
点钱，自家更舍不得整烛照明，总是捡
些半截的用。那个晚上，自己跑嵊州回
来晚，进门才被告知，妻子肚子痛，是
邻居送进县城妇保院的；申屠东阳连口
水都没喝，马不停蹄地往医院赶，他预
感到有什么事会发生，只恨自己太过粗
心，妻子好几次跟自己说肚子痛疼，但

每次都因自己太累而给忽略了；有些事
被忽略多了，可能就是不幸或是灾难！
但医生的话令他倍感吃惊却又无可
奈何。

医生说，是宫外孕！送来的太晚
了，大出血，寻常劳累过度再加上营养
不足，生命已到了极端状态，母婴只能
保一处。医生拿出签字夹，上面签着妻
子的名子，尽管字迹看上去歪歪扭扭有
气无力，但仍旧是他熟悉的娃娃字，胖
胖圆圆的，就像妻子可爱的面颊。医生
说孕妇执意要签，乘人不备抢过去签
的。当时情况紧急，没法联系到你而你
又迟迟不到，你老婆抢过夹子，自己签
了，说母亲就是第一责任人。

年轻医生说着说着抹了把泪，很动
情，没见过有这样坚强决绝的母亲，尽
管整个人看上去很清瘦。签字时，尤其
那双眼睛，是她所见过的最能透出自信
的最美丽的神情。只是，放下笔时，她
又软软地但却含糊不清地吐出四个字就
再没睁开过。申屠东阳猜得出，这四个
字肯定是“为了孩子”。要知道自打怀
孕，妻子见面嘴就不停，没完没了尽是
宝宝长宝宝短。那天出门前还说，叫我
早点回来陪她进城烫什么发型，林青霞
那种。生日蜡烛都带了，申屠东阳哭着
掏出三截蜡烛给医生看。

申屠东阳从产医手里接过婴儿，是
个女娃，小脸蛋胖胖圆圆的，那双眼睛
很大很亮，同样很美丽。“浦婻”是邵
厂长，也就是后来的邵总、邵书记给起
的，提坛米酒过来，半截蜡烛照亮了出
租屋，说给娃过生日，续了娃娘家姓。

那几年，申屠东阳既当又当，外出
跑生意只能将娃放在自行车前架上，女
儿三岁时入托，托邻居接送，不到六岁
托熟人领进小学就全天候托给老师了。
当初为创业筹资，他将房子卖了租房
住。妻子走了，女儿全托，晚上空下
来，在眼前在烛光前，在梦境里，闪现
的全是母女俩熟悉的影子。

在对她俩的念叨中走出事业及情感
低谷。后来女儿进了市重点初中、又考
入省重点高中、17岁那年被东南大学录
取，获得国家985重点工程资助。女儿
大学四年及读研的所有费用，由村上
补贴。

“东阳大哥，待屋暖暖哟；凉着啦
凉着啦。咋还烫呢，唉，没个知冷知暖
的，可怜呢！”胖姨赶早出门打柔力球
路过，见他衣单裤薄，痴痴地坐在门外
台阶上，从头到脚落了层薄霜，不知是
忍不住还是习惯了这样，伸手摸了摸他
好看的∩字型前额。

他猛地睁开双眼，却被一束晨光刺
得缭乱，打云隙间射过来的阳光。他禁
不住打了个冷颤，接着连打两个喷嚏，
怕真是感冒了。年轻时落下的老病，上
年岁了抗不住啊！

待反应过来，那身胖墩墩的“柔力
球服”已渐行渐淡越缩越小，却有股怪
怪的油香味直扑鼻子。两根热油条拿纸
袋包着，放自己身边。申屠东阳抓起身
边扔向菜地；舔唇间朝左右瞅瞅，才屈
了右膝伸手去捡，顺着被咬过的那头吃
嚼起来。

他对这个女人原就心怀极度的恨，
恨她自私：为宝贝儿子能进村子里的上
市公司，屁颠屁颠地讨好主管，尤其我
家囡婿，那片厚唇都磨薄了；噢，儿子
目的达到了，她又转过身讨好我这个孤
老头子，还说我就是那座白云峰。想干
啥？看申屠家笑话？女人有这么阴险恶
毒的吗！ （未完待续）

半截蜡烛
文/谢云

◆二等奖作品（小说）

走进塘坵

细长的盘山公路七拐八弯
勒得我一阵阵心慌
难道那个山村
也是我的乡愁

当一幢锁云楼跳入我的眼帘
我发现
原来这个叫塘坵的村庄很轻
如一团云雾飘在天边

走一圈
边看老房子边看野生的山水
狗吠很亲切
放养的土鸡都吃虫草

泥墙屋粉饰后领着新楼房赶潮流
我不得不摁住耐心
听留守老人用双手比划方言

两瓣被嵌进景观墙的磨盘

曾经是一对同心协力的老夫妻
曾经创造出许多许多美好

分开绝不是简单的淘汰
分开其实也是一个幸福的概念

从心甘情愿地仰着卧着
到挺身站起来
是历经千年的拼搏

山没有长高
山村长高了
水没有变色
生活甜蜜了

他们见证了山村的变化
他们见证了时代的进步

塘坵人把他们竖起来
嵌进景观墙
就是展开一部厚重的村史

木杓湾的养蜂人家

他们知道
蜜蜂飞多远
都记得回家的路

而这些养蜂人家
却喜欢在蜂箱上
写上自己的名字

就如那口叫木杓的池塘
日夜怀抱蓝天白云和星星

在梅庄 捡到了一片彩云

梅庄
分明是天外飞来的一片彩云
走进那段梦境
需把脚步慢慢放轻

要担心打扰鸟鸣
担心惊动云雾
更不想让草尖的露珠失望

樱花以雪落的姿势拥抱大地
长在池塘边的梅树
亮起胭脂红

游鱼也想上岸
跟青蛙一起唱几段

园子里
春天的孩子正在举办一场婚礼

山腰浮现海市蜃楼
人影晃动
丝巾 裙摆
还有浓郁的香水味

我无法安静
宛若在虚实间
突然捡到一片仙人掉落的彩云

夜宿锁云楼

那一夜
我是枕着雾入睡的
直到天亮
才知雨和雨唠嗑到通宵

我知道
一夜的雨已经在塘坵这方热土
长出一丛丛婀娜多姿的春色

雾还在
它们在丛林中缠绵
就如一群群放养的山羊
恋上午时的阳光

雨停了
都化身为爆发的新芽
汹涌起伏的绿海
簇拥着万紫千红

那一刻
我身临其境
和打了一夜呼噜的琼楼玉宇
在一起

蓝印土布

蓝
当我喊你的时候
故乡就从一块土布上走出来
田野村庄炊烟
都跟在后面
说着白云般的乡音

那是朴素到泥土里的语言
从一朵棉花开始
将岁月的年轮
重叠成风车模样

漂上天空的蓝
染上草叶的汁
日月穿梭
经纬交织
母亲的气息像土布一样
透明在阳光下

后来的时光就像这块蓝印土布
平常而又粗糙
倘若把土布洗一洗
时光就会干净许多明亮许多

炊烟袅袅

夜光里的月
融化在一泓泉水
情窦初开的鸟鸣
一声又一声
啄出了黎明
牵牛花对着露珠梳理云鬓
唱出一曲曲清香

母亲点起一缕长长的炊烟
炉灶边火光闪烁
暖乎乎香喷喷的味道
和孩子一块跑出来
村庄开始了一天的呼吸

炉膛里煨番薯
锅里煮南瓜粥
絮絮的夜话赶走了寒冷和孤独
炊烟陪伴着乡间往事
种种坚硬和冷漠在风里消散

如今才懂得
那天边的一片朝霞
是炊烟
是母亲缠绵的心思
是女儿归乡的彩衣

外婆灯

写到外婆
写到一盏煤油灯
写到一个照亮你温暖你的暗夜

很多年了
她一直是慈爱的代名词
煤油灯下
绞棉花纺丝拢纱
经布织布漱布
给每个孩子准备好
等待春天的襁褓和床单

直到最近才开始
提及外孙的发烧 咳嗽 肺炎
她需要习惯
从土布里的味道到另一个村庄
还要习惯在黄昏时
接受消毒水的味道
和涌起的来自医院后侧的秋风

她把她和她女儿关在
初冬的门外
多少悲伤的皱纹
化成月光挂在外孙的床头

忘却归途

潦溪轻吟
自东白之巅悠然垂落
是云端遗落的明珠
是心灵深处的一帘幽梦
阳光与清风
在你轻盈的身姿间
翩然起舞
邀你共赏
这悠长的田园画卷

溪畔徜徉
打水漂唤起童年的欢畅时光
掬一捧清冽溪水
指尖跳跃着甘甜的芬芳
小屋里
农家菜肴香气四溢
饱含大地的深情厚意
猕猴桃酒经山泉洗礼
更显醇厚
滋味细腻

悠悠田园情
宛如潦溪水
潺潺流淌不息

沉醉在如画的田园牧歌中
忘却归途与尘世

归来时候

轻盈的云彩
厚重了寒冬里的山野画卷
夏岩村那宽广的怀抱
沉醉

山峦的笔触轻轻勾勒历史
野花与泥土被鸟儿歌声交织成曲
洗涤下心灵的尘埃
化溪

当一群诗人带着灵感而来
纵情歌唱
夏岩村里前所未有的浪漫
少女羞涩中带着些许热烈

出发吧
每一寸土地都在深情地呼唤
归来的时刻
脚步沾满了这儿的感动铿锵

天亮时一切美好都落在眼前

绿色 纯净
沿着自然的神韵
一路山歌一路前行

春天刚刚从冬夜里醒来
山合村欢快地吟唱
茶园有人数着叶子
这是天上的星星
天亮时一切美好
都落在眼前

这儿的花儿到那儿的花
还有沉默的丛生灌木
高大的树绵延
阳光下蚂蚁也过着幸福生活
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模样
连石头都有了开花结果的心

靠近一株野花
聆听大树的心跳
我们用暗语交谈
起伏的群山啊
我内心的波澜就这样被你看穿

我亲爱的红土地啊
所有的信念都会落地生根

田园牧歌（组诗）
文/吴红花


